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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儒林经济】

由饮食而美食， 由美

食而人生， 此为生活

规律。

【言无不劲】

如果孙膑生在当代，

以经济学为业， 他一

定是极端信奉市场有

效的学院派。

一个赌局担不起“伪科学” 之争

木木

中医到底有没有用

、

是不是伪科

学

，

原本是用不着争论的吧

。

西医传入中国的时间不长

；

在其

传入中国并开始发挥巨大作用之前

，

中国的人口规模已在世界首屈一指多

年了

。

人口规模庞大

，

起码可以说明两

个问题

，

一是婴儿的出生率高且死亡

率低

，

二是相当高比例的未成年人能

够最终顺利地进入成年并组织家庭孕

育后代

。

而这两点

，

显然都离不开中医

及其背后整个医学体系的有效支撑

。

因此

，

仅从人口规模这个角度观

察

，

似乎也很难有足够的理由把中医

扫进

“

伪科学

”

的

“

垃圾堆

”

里去

。

小女上幼儿园之前

，

几乎没有生

过病

；

上幼儿园之后

，

可能是适应能力

不够好的原因吧

，

也可能是同学之间

交叉感染很难控制的原因吧

，

就经常

生病

，

最极端的时候

，

上一场病刚

“

好

”

没两天

，

下一场病又接踵而至

。

小孩儿

发烧生病的第一选择

，

当然是跑去儿

童医院看

；

儿童医院的医生倒都有经

验得很

，

几乎每次都是退烧针

、

消炎药

地一通折腾

。

一年多折腾下来

，

孩子的

体质大不如前

。

有一次

，

着了点儿凉

，

小女又开始

发烧

，

医生上来就给开了两种消炎药

输液

，

问原因

，

答曰

：

现在搞不清到底

是衣原体感染还是支原体感染

，

为了

保险起见

，

只能一起上

。

这样的解释

，

本人很难接受

，

于是断然拒绝了这标

准化的

“

专业

”

诊疗

，

听从了过来人的

建议

，

抱着孩子跑去广安门中医院看

中医

。

最终的结果

，

很让本人惊喜

，

没

验血

、

没打针

、

更没有输液

，

三副汤药

下去

，

孩子居然就基本痊愈了

。

自此

，

孩子再生病

，

几乎再没着过急

，

都是直

奔中医院

，

挂个儿科的普通号

，

三五副

汤药喝下去

，

没有不药到病除的

。

在自己的孩子治病这件事儿上

，

本人确实是真真正正的中医拥趸

，

但

这并没让本人脑子发起烧来并进而胡

话连篇地指控

“

只会输消炎药

”

的西医

是伪科学

。

因为

，

但凡接受过哪怕一星

半点的科学常识教育的人

，

恐怕都不

会轻易言之凿凿地把自己不太了解的

东西指控为

“

伪科学

”，

因为那样做

，

本

身就背离了科学精神

。

那位北京积水潭医院的烧伤科大

夫的所谓对中医的

“

挑战

”，

本身似乎

就很缺乏那么点儿科学精神

。

一个烧

伤科的男大夫

，

居然打赌中医不能号

脉验孕

，

并据此断言中医是伪科学

，

不

知道这个接受过高等教育

、

医学科班

出身的大夫

———

其教育背景似乎应当

如此

，

否则大约也进不了天下闻名的

积水潭医院

———

脑子是不是出了什么

问题

，

这个赌打得没有什么逻辑性

、

没

有什么技术含量啊

？

外国西医和中国西医骂中国的中

医不科学

，

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了

；

外国的西医和中国的西医跟中国的中

医打擂台

，

也不是一次两次了

。

从另一

个角度看

，

以当代中国西医之强势地

位的嘲弄

、

挤压

、

围堵

、

追打

，

中医居然

仍坚持着没有灰飞烟灭

，

这似乎倒也

足以说明中医的生命力还是颇有些韧

劲儿的

。

韧劲儿从何而来呢

？

也无非一

个个受益其中的病患为之所做的信任

背书而已

。

西医之所以被公认为

“

科学

”，“

严

谨

”

应该是这种认知的一个重要支柱

。

相对于

“

严谨

”

的西医而言

，

中医似乎

就过于

“

不严谨

”

了

，

因此

，“

严谨

”

的西

医指责起

“

不严谨

”

的中医来

，

往往格

外地理直气壮

；

不过

，

要想让理直气壮

免于仗势欺人的嬗变

，

恐怕还是需要

严谨一些

。

一旦真严谨起来了

，

恐怕就

很难对一个延续了上千年并仍充满勃

勃生气的体系作出

“

伪科学

”

的判断

。

在许多西方的西医都开始接受

、

研究

中医

、

中药的背景下

，

这些年来

，

反倒

是中国的一些西医总舍不得丢掉随时

准备给中医扣过去的

“

伪科学

”

帽子

，

还真是奇怪也哉

。

妄图以一场赌局就

担起

“

伪科学

”

的评判

，

不但不严谨

，

也

不现实

，

结局也就可想而知

。

（

作者系证券时报记者

）

假如田忌与巴菲特赛马

李劲

《

史记

》

中田忌赛马的故事

，

尽人

皆知

。

这个故事流传千古

，

本身是一个

典型的

MBA

教案

———

听起来很美

，

真要照着干

，

肯定不行

。

试想

，

田忌出招

，

以下驷比齐威王

之上驷

，

破坏了潜规则

，

齐威王不是脑

残

，

岂会不察

？

此外

，

上驷一定可以赢

中驷和下驷吗

？

相同排量的

F1

赛车

从来没有绝对的赢家

，

更别说赛活马

了

。

再有

，

齐威王和田忌赛马是给田忌

的面子

，

设点彩头

，

输赢都是小意思

，

把玩江山社稷的人谁在乎这个

？

孙膑

教唆田忌为了一点钱跟领导玩猫腻

，

难道不想混了吗

？

能赢到钱吗

？

即便赢

了钱

，

获罪于人君

，

岂非小赢而大输

？

故事结果令人诧异

：

孙膑成为了齐威

王的幕僚

。

那是另一个

MBA

教案

。

初读田忌赛马

，

豁然开朗

，

自以为

得之

，

推敲其细节

，

似有漏洞

，

似是而

非

，

惟有所讲的道理还在

，

这是简单又

深刻的智慧

。

一是知己知彼

。

知己即修身

；

知彼

即知人

，

知社会

，

知国家

，

知世界

，

知过

去历史

，

知未来未知

，

知宏观微观

，

知

大道小术

。

二是扬长避短

。

准确地说

，

不是扬自己之长避自己之短

，

而是扬

自己之长对别人之短

。

查理

·

芒格曾

说

：

对资质一般的孩子来说

，

在一个城

市或一个省打到网球赛的前五名并以

此谋生是非常困难的

。

如果他付出同

样努力

，

完全可以成为一个城市的某

工程公司的经理

，

同样可以过上中产

以上的生活

。

道理说起来简单

，

做起来

殊为不易

。

三是概率的观念

。

虽然田忌

赢了赛马

，

如上所述

，

他取得两胜一负

的概率并不是

100%

，

而是低得多

。

这

不是一次胜券在握的比赛

，

但是故事

昭示了概率的观念

。

做任何选择都没

有

100%

的成功率

，

都有风险

，

要把风

险算清楚

，

胜了欣然

，

败亦坦然

。

由此

引申出

“

赛马三段论

”，

做任何事情都

用得上

：

首先知己知彼

，

然后制订扬长

避短的战略

，

最后在动手之前算清成

功概率

。

年轻时

，

沃伦

·

巴菲特像田忌一样

喜欢赛马

，

他精心研究赛马彩池投注

系统

。

在赛马投注时

，

一般人都是速度

派

，

认为跑的最快的马能赢得比赛

（

难

道不是吗

？

孙膑和田忌都是这样的人

吧

！ ），

而巴菲特说自己是一名

“

旅途

派

”，

他关注比赛中的很多细节

：

赛马

的体重

、

速度

、

步速

、

血统

、

骑手的习惯

等资讯和比赛时的气候

、

出发的排位

、

赛道的长度和形状

，

他力求捕捉每一

匹赛马在比赛的

“

旅途

”

中将遇到的一

切

，

再做出判断

。

这是一套缜密的知己

知彼的过程

。

他从不投注给最快的马

，

只选择能

“

赢

”

的马

：

它是一匹获胜率

是

50%

而赔率是一赔三的热门马

。

巴

菲特很少下注

，

因为通常获胜的概率

并不高

，

直到发现真正的机会

：

有一匹

黑马

，

市场没有发现

，

并定出了错误的

赔率

。

这时候他会狠狠下注

。

少年巴菲

特和朋友合作出版过一本杂志

《

马童

之选

》，

预测一匹名字叫海洋豪杰的马

将获胜

。

结果它说中了

，

让投注

2

美元

的人赚了

27.8

美元

。

巴菲特在股市中驰骋了一辈子

，

被尊为巴神

，

他从凯恩斯

、

格雷厄姆

、

本杰明

·

富兰克林

、

卡内基以及孔子学

说中汲取力量

，

他的投资理念包含着

博大又朴实的智慧

。

他常调侃

：

股市投

资和赛马如出一辙

———

他本人正是赛

马三段论的践行者

。

如果孙膑生在当代

，

以经济学为

业

，

他一定是极端信奉市场有效的学

院派

，

否则很难想象他为复杂的马匹

、

复杂的齐威王

、

复杂的比赛建立了一

个如此简单的数学模型

。

而巴菲特认

为市场在有效和失效之间

，

把极端信

奉市场有效的人称为

“

神经病

”。

在赛

马中

，

旅途派遇到的实际情况总是很

复杂

：

一匹负重较轻

、

胜率极佳

、

起跑

位置很好的马很可能跑赢另一匹负重

较重

、

胜率稍差

、

起跑位置差的马

，

这

个账傻子也能算出来

。

但是赔率是这

样的

：

劣马

1

赔

100

，

好马

2

赔

3

，

你如

何决定投注给哪一匹马

？

市场失效

，

简单模型失效

，

学院派

束手无策

，

三段论沦为空谈

。

我们生活

在一次复杂的比赛中

，

懂得大道理

，

还

得成为旅途派

，

否则就赢不了

。

（

作者系深圳企业管理人士

）

【缘木求鱼】

这些年来，反倒是中

国的一些西医总舍

不得丢掉随时准备

给中医扣过去的“伪

科学” 帽子。

不要工资的市长

沈凌

自从十八大闭幕以来

，

公务员的

福利压缩了不少

，

今年我们学院也连

带着没有发中秋节的月饼

。

如果说这

是我们中国走向廉政的必要代价

，

我

真的一点儿抱怨都没有

。

不就几个月

饼吗

？

我自个儿去商场买就是了

。

但是

接下来

，

就有很多专家说

：

现在的公务

员工资好低啊

，

至少应该加到人均

1

万元

。

公务员工资一直是一个敏感的话

题

。

建议给公务员加薪的

，

一般都会受

到网民的激烈抨击

；

而不建议加薪的

，

往往又会面对基层公务员的抱怨

。

这

个就像是给国有企业老总限薪一样

，

最担心的其实不是总经理本人

，

而是

广大基层的企业职工

。

他们生怕老板

限了薪之后

，

他们的工资也会一级级

地相应下降

。

比如中石化老板就说了

：

想发大

财的人最好不要做国企的老总

。

说的

好

！

外面的世界那么精彩

，

马云这种二

本生都变成中国首富了

，

千军万马挤

过了独木桥的中国精英们

，

你们想发

财自己去下海还不能捞一个全球首富

回家来光宗耀祖吗

？

何苦守着国有企

业或者公务员的那么一点点可怜的工

资呢

？

但是基层公务员和普通员工就

不一样了

，

他们需要有和私人企业一

样的工资薪酬才能养家糊口

。

所以

，

如

果基层的公务员工资确实低于相应的

私人企业员工工资

，

加一点儿大家并

没有意见

。

其实这是一个不难破解的困境

。

因为领导一般都是

“

毫不利己

，

专门利

人

”

的

（

口号如此

，

实践也应如此

），

既

然这样

，

为什么我们不给晋升者一个

机会

，

让他们在官阶提高的同时

，

享受

收入的下降

？

如果我们的基层公务员

都能够拿到等同于私人企业员工的相

应收入

，

而成为领导人的高级公务员

每往上升一级

，

就减少一点相应的收

入

，

等到你有资格变成一市之长的时

候

，

就拿个低保

，

甚至于像纽约前任市

长一样

，

领个

1

元的象征性薪水

，

也没

什么不可以的

。

有人说

，

你这不是捣蛋吗

？

如果市

长甚至不如来大城市做保姆的工资

多

，

如何能吸引到德才兼备的精英人

士呢

？

话是这么说

，

但我们百度一下发

现

，

在国外

，

这样的市长还挺多的

，

并

不一定需要那位纽约前市长一样的亿

万富翁做背景

。

在美国密苏里州哥伦比亚市

，

汉

特曼在出任市长之前

，

已经当过

40

年

的律师

。

62

岁竞选市长成功

，

所以完

全是把这个市长当做老年娱乐项目来

对待的

。

看起来这个哥伦比亚市的市

民真的是会算账

，

选这么一帮不拿钱

白干活的人当领导

，

这才是真正的

“

活

雷锋

”

嘛

！

在德国杜塞尔多夫市

，

市长阿西

姆埃尔温在任

7

年

，

每到周末

，

这位市

长会去做他的另一项工作

———

到市民

家里去掏烟囱

。

由于市长的职务补贴

少

，

他不得不继续重操他做市长以前

的旧业

，

以赚钱贴补家用

。

在德国北部小城吉夫霍恩

，

一位

欧洲央行的计算机高级管理人员因为

政治理想

，

放弃了原来每小时

100

欧

元的工作

，

当选了市长

。

可是他为此承

受了经济上的损失

。

由于

4

个孩子上

学

，

老婆失业在家

，

为了节省开支

，

作

为市长的他每天乘公交上下班

，

为了

改善家里的生活

，

他就到一所社区大

学做兼职计算机老师

，

拿每小时

20

欧

元的教课费

。

在法国埃斯普莱特市

，

市长安德

烈

2004

年休年假期间

，

来到中国的成

都索菲特酒店

“

打工

”

当起了大厨

，

每

天工作

8

小时

。

看了一圈

，

我还没有发现中国哪

里有白干活的市长

，

所以如果有啥贫

困县市发不出工资

，

我很愿意有尊严

地去接手当市长

，

我不仅不要工资

，

还

可以每个月倒贴

1000

元

，

用来资助一

个贫困学生或者孤寡老人

。

有这样的

中国贫困县市吗

？

（

作者系德国波恩大学经济学博士

）

【庙堂江湖】

如果有啥贫困县市

发不出工资，我很愿

意有尊严地去接手

当市长。

由饮食而美食，由美食而人生

王国华

中国总体上是一个禁欲的国度

，

享受生活从没成为过主流价值观

。《

儒

林外史

》

中偶有几个例外

，

堪作点缀

。

先说饮茶

。

茶不能充饥

，

亦不是解

渴的唯一途径

，

只能用来品

。

虽然可以

去腻

，

但油腻本来不足

，

何谈去之

。

茶

水更多是精神上的享受

，

它可以算作

中国人的啤酒吧

。

茶分成两部分

：

一为茶叶

，

一为泡

茶叶用的水

。

一杯上佳的茶

，

好水是必

不可少的

。

古代没有自来水和矿泉水

，

水从何来

？

大多数是最易得的井水

、

河

水之类

（

古代无工业污染

，

饮用河水是

常态

）。 《

儒林外史

》

中

，

稍有品位的应

该是雨水

，

几次出现用雨水煨茶的场

景

。

王太太嫁给鲍廷玺后

，

丫头一会儿

出来要雨水煨茶给太太喝

，

一会儿出

来叫厨子蒸点心

、

做汤

，

拿进房来给太

太吃

。

两个丫头川流不息地在家前屋

后走

，

把婆婆气得够呛

。

开茶馆的盖

宽

，

带着一个儿子

、

一个女儿

，

在一个

僻净巷内

，

寻了两间房子开茶馆

。

把房

子里面一间给儿子

、

女儿住

。

外一间摆

了几张茶桌

，

后面放了两口水缸

，

贮满

了雨水

。

这么看来

，

雨水确是比井水和

河水更珍贵的一种原料

。

那么

，

还有比雨水更珍贵的吗

？

第

五十五回中讲

，

荆元到城西清凉山去

找一个姓于的老友

。

那位于老者既不

读书

，

也不做生意

，

带着自己的五个儿

子在园子里种花种竹

。

于老者在园子

旁边盖了几间茅草房

，

手植几株梧桐

，

已经长到三四十围大

。

见荆元进来

，

于

老者让他尝尝自己刚刚烹好的茶

。

荆

元喝了一口

，

问

：“

这茶

，

色

、

香

、

味都

好

，

老爹是那里取来的这样好水

？ ”

于

老者说

，

我们城西不比你们城南

，

到处

有井泉可以吃

。

荆元感慨道

，

古人动辄

说到桃源避世

。

其实哪里有什么桃源

？

只如您这样清闲自在

，

住在城市山林

中

，

就是现在的活神仙了

。

答案出来

了

：

比雨水更好的是山泉

，

比山泉更高

的是

“

无所谓

”（

听起来有点玄

）。

这种

“

无所谓

”

或是水中最高境界

。

名门之后杜慎卿请人饮酒时

，

先

说明不要俗品

，

随后端上江南鲥鱼

、

樱

、

笋

，

下酒之物

。

别人吃肉

，

他自己只

拣了几片笋和几个樱桃下酒

。

酒后杜

慎卿叫取点心来

，

有猪油饺饵

（

水饺

），

鸭子肉包的烧卖

，

鹅油酥

，

软香糕

，

每

样一盘拿上来

。

众人吃完

，

捧上雨水煨

的六安毛尖茶

，

每人一碗

。

杜慎卿自己

则只吃了一片软香糕和一碗茶

。

小资

味很浓

。

事实是

，

这位先生确实吃不得

大荤

，

诸葛天申三人请他吃饭

，

杜慎卿

勉强吃了一块板鸭

，

登时就呕吐起来

。

还有一位是前面提到的王太太

。

这位女士先后嫁过两任

，

第三次嫁给

鲍廷玺

。

鲍廷玺失散多年的哥哥来访

。

鲍廷玺打算买一只板鸭

、

几斤肉和一

尾鱼

，

招待已是高官幕僚的哥哥

。

鲍妻

王太太的父亲在副省级

（

布政使司

）

单

位工作

，

虽阴差阳错嫁给演艺经纪人

，

但自小见多识广

，

教训丈夫说

：“

你这

死不见识面的货

！

他一个抚院衙门里

住着的人

，

他没有见过板鸭和肉

？

他自

然是吃了饭才来

，

他稀罕你这样东西

吃

？

如今快秤三钱六分银子

，

到果子店

里装十六个细巧围碟子来

，

打几斤陈

百花酒候着他

，

才是个道理

！ ”

一番话

让丈夫佩服得五体投地

。

俗语中有

“

穷养儿富养女

”

的说

法

，

关键是这个

“

养

”

字

。

草根们骂街爱

用

“

狗娘养的

”，

便是指责对方小时候

没被养好

。

归结起来

，“

养

”

人既包括物

质层面的

，

也有精神层面的

。

养男儿

，

需让其多吃苦头

，

多受累

，

多多体验生

活之不易

，

激发其斗志

，

将来可以自如

面对各种困难

。

养女孩儿

，

则相反

。

若

条件允许

，

最好满足她各种要求

，

让其

从小对物质没有欲望

，

长大后不是一

间楼房

，

一驾宝马就可以诱惑了的

，

在

生活中亦可体面持家

。

在大哥来访这

一细节上

，

王太太少女时代的积累

，

关

键时刻起了作用

。

由饮食而美食

，

由美食而人生

，

此

为生活规律

。

（

作者系深圳作家

）


